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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

一 一根牌坊柱牵出一串故事
“趁还没有开发之前再看看，以后再来很

多东西就看不到了。”冯国鄞是上海交通大学
的退休教授，也是一位老建筑爱好者和保护
者，退休后钻进城市、乡镇、村落、弄堂、老街，
在一砖一瓦间发现历史故事、欣赏传统文化
之美。这一次，她在老城厢发现了一根古牌
坊石柱。
“丹凤街的弄堂里有一根古牌坊柱子，没

想到又拆出来一根，应该是明代的牌坊。”冯
老师难掩兴奋。她口中的丹凤街，现名丹凤
路，两侧多为民居，是贯穿福佑路地块南北走
向的一条小路。冯老师来过许多次，多年前
就发现，丹凤路中段一民居外墙嵌着一根牌
坊石柱，露出半尺，柱形和孔洞清晰明显。根
据爱好者圈子里“师傅”驿江南的考据，这根
石柱已有400年左右的历史，为明代天官大夫
坊遗迹。
驿江南根据《上海县志》发现，“天官大夫

坊为张鹗翼立，在长生桥北”。长生桥早已消
失在填浜筑路的时代，但牌坊石柱却牵出张
鹗翼其人其事——明，上海法华人，嘉靖二十
年进士，官至巡抚。由此可以判断，这根牌坊
石柱已有400余年历史。在1884年上海城乡
租界全图中的“天官牌坊街”与丹凤路重叠，
街名即源自张鹗翼的这座牌坊。不远处的张
家弄也是以此得名。
前些年福佑路旧改启动后，居民陆续迁

出，去年实施主体确定之后地块上的建筑进
行了基本“清洗”——违建拆了，电器撤了，家
具搬了，房子彻彻底底地空了。冯国鄞想再
来看看老城厢的房子，也因此有了机缘，得以
走进嵌含石柱的屋子，发现了另一根。屋子
里的这方石柱较墙头上的那根稍矮一些，结
合柱子上的孔洞可以判断为牌坊外侧石柱。
它的“现身”让这座天官牌坊有了更具体可考
的形制——四柱三门。随之而来，天官街的
定位、宽幅也有了更多依据。
对于天官牌坊的两根石柱，冯国鄞觉得

最起码得留下、保护好，如果条件允许，留在
它原来所在的位置是最好的。不过说实话，
并不乐观，“以后就看不到了”的担心不无道
理。这些年，她和圈子里的朋友们有过太多
遗憾——有时候一些令人叹为观止的零散老
建筑构件，因为房屋状况实在太差也随之一
并化为建筑垃圾，或者在旧改过程中莫名消

失；还有的时候，一些大家认为有价值、有故
事、状态还不错的老建筑，却因为没有“身
份”，且无人愿意承担修缮成本，而被“一拆
了之”。老建筑爱好者，也从“能多保护一些
是一些”，无奈退为“能多记录一些是一些”。

二“老底子”还能留多久？
远不仅古牌坊石柱，鳞次栉比、交错混杂

的老城厢旧里中，界碑、牌匾、窗格、门楣、房
梁、花砖，几步就有一处“老物件”。作为城市
遗产，建筑、道路就像历史“无声”的叙述者，
正待更新的老城厢，沉郁、寂静，似有满肚子
“老底子”的故事想说。

周正，一位年轻的“聆听者”。23岁的他，
因热爱历史而开始了建筑背后历史人文的考
据。“上海历史就像一张旧画卷，由于时间太
过久远，它旧了破了，好些地方缺失看不见、
看不清了。我做的事情，有点像一个裱糊匠，
一点点悉心将它补全、还原。”他与另外3位年
轻同好创办了“吴淞社”，除了丰富的图文，还
以复古怀旧风格制作趣味报纸版样，将上海
历史考据通过互联网分享。
“吴淞社”的公众号里，有不少老城厢的

考据：梧桐街杜敬一堂、马园街张遗经堂、大
生街峻庐等等。周正顺着蛛丝马迹，查阅珍
档、旧报刊等各种资料，由街到宅，由宅及
人，前世今生娓娓道来。“这些建筑涉及到的
人，有的是历经潮起潮落的买办，有的加入
万国商团中华队立功建业，有的要继承大家
族宗祧承担兴衰，或许并不全是身世显赫、影
响至深的大人物，但也能在漫漫历史长河中
考据到鲜活故事，丰富历史画卷细节，使之焕
发光彩。”
周正说，其实像老城厢这样的街区，考据

应该先从原来的居民入手，再结合建筑、史料
互相关联、佐证。但是老城厢的动迁5年前就
启动了，早已人去楼空，让考据工作难度陡
增。而他更加担心的是，改造之后，许多现在
还能见到的建筑线索也将消失殆尽。之前，
周正和同伴在马园街机缘巧合蹭落一块墙角
石灰，没想到一块字迹清晰、未受风化的界碑
石露出了“遗经一后张界”字样，由此锁定张
遗经堂邸所在。据查，天主教上海教区正权
主教张家树就是在这里出生，这位新中国第
一批自选自圣的主教，曾经将存款捐赠，用以
修复徐家汇天主教堂、建造佘山天主教堂和
支持残疾人基金会。

不过，近期再访，那块界碑石已消失不见。

三 消失的何止一块界碑石？
“粗略估计过去30年，传统城乡建筑实体

遗存基本上被毁坏了90%以上，现有保护政
策显然力度不够，或者是有政策但执行力度
不够。”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
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王
澍发出“保护城市实体文化记忆”的呼声和提
案。他说：“中国已经到了需要严格立法来保
护城市实体文化记忆的时候了。”
前不久，两次历经抗战烽火的荣昌公司

堆栈大楼待拆也引发争议，市民发声呼吁保
护这栋比抗战地标四行仓库还要早的老建
筑。在本报报道中，静安区相关部门回应表示，
该建筑不符合文保建筑认定范畴，未通过权威
部门相关认定。“建筑本身的历史意义远大于
外观。外观不好就没有保留意义？”“‘钢筋混
凝土’高速发展的同时，如何留住历史传承海
派文化，也是现在应多做考虑的事情。”新闻
的留言中，市民对这样的回应有不同的看法。
近期开工的金家坊地块，也是此次老城

厢历史文化风貌区内城市更新的象限之一。
同济大学师生从2018年开始，曾跟随征收的
步伐，对金家坊当时存在的城市肌理展开调
查，试图记录这片城市空间，弥补官方历史记
载中关于老城厢居民日常生活的盲点。调查
还原与租界完全不同的华界里中小业主主导
的城市建造。金家坊没有一栋“挂牌”历史建
筑，但是不乏精美的合院民居。只是，随着工
程的开工和快速推进，许多一度可见、可闻、
可触摸的细节已成废墟，只能留于纸上了。
市民的遗憾与城市更新的现实冲突和矛

盾是真实存在的尴尬。已公开的调查数据显
示，老城厢在上海12个历史文化街区中，因保
护建筑（文物和历史建筑）占比最低，保护状况
并不理想。根据2006年编制的《上海市老城
厢历史文化风貌区保护规划》，老城厢范围内
历史建筑建筑面积占总建筑面积的比例为
35.53%，这一比例持续下降。老城厢文物和优
秀历史建筑等保护建筑比例为2.24%，保留建
筑为5.38%，老建筑中“挂牌”保护的少，这也是
我国绝大多数历史城区相似的现状和无奈。

四 在保护和更新间取舍
老城厢的方浜中路曾是华界商业最集中

的所在，也是中华老字号最集中的发源地。
老街鳞次栉比的店面昭示着这条商业街曾经
的繁华，其肌理保留完整，甚至能够从行号图
档案中找到对应的商铺，不少建筑仍然保留
着明显的历史建造风格。更有意思的是，这
些风格和特征并不源自同一时代，鲜活呈现
出这条商业街见证的业态沿革。
忽如一夜间，方浜中路变身“外滩猫街”

刷屏，原本清冷的街道引来大量市民前来猫
咪墙绘前打卡。这是外滩现代的、新颖的、艺
术化的猫咪图样，被艺术家画在老建筑的封
装墙面上，与老建筑毫无违和地共处，就像是
一个引信，唤醒了等待更新的百年商业老街

的生命之源。
城市更新之后，人们是否还能看到原味

的方浜路？新的老城厢是否还会有往昔的亲
和力？
老城厢的更新是值得期待的。出台《黄

浦区历史风貌保护和利用“十四五”规划》，发
布《黄浦区加强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风貌
区、优秀历史建筑和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工作
的实施办法》，编制形成《上海老城厢口述
史》……一系列工作显示了政府对历史风貌
保护的积极态度和努力。而根据开发商释放
的信息，福佑路地块的“一砖一瓦”都纳入研
究，这一地块承载着大豫园商业集群的期待，
承接老豫园商业街到外滩金融区的演进，为
老字号、时尚设计师工作室及创意工坊、文化
艺术平台和国际品牌，构筑起成长、展示和交
流的空间。
不过，根据黄浦区政府公示的规划，针对

福佑路地块的强制性管控要求，各类保护保
留历史建筑总建筑面积约9.86万平方米，其
中优秀历史建筑和文物保护单位的建筑面积
约0.23万平方米，文物保护点建筑面积约
0.24万平方米。同时该地块规划范围内保护
更新规模不少于12.0万平方米。也就是说，
福佑路地块上“挂牌”能够依法保护的建筑仅
占总量约4.77%，其余95.23%（约9.3万平方
米）老建筑命运如何？保护更新的12万平方
米中有多少更新，多少保留？由此可见，保护
更新建设难度不容小觑：老城厢城市更新是
否能够交出满意答卷，实现黄浦区在“十四
五”规划的期待，成为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历
史风貌保护和利用的路径？
不由得联想到如今更新完毕开门迎客的

静安张园。新开张的张园，奢侈品牌相继入
驻，活动不断，成为社交媒体上海滩新晋时尚
打卡网红地。但是仔细走访却能发现，张园
的人气汇集在弄堂口，多数建筑里清清冷冷，
哪里还有旧时的石库门烟火气？
近年，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的团队对

我国历史城镇、街区保护现状进行调查研究
发现，软硬文化保护的失衡、生活真实性流
失、商业同质化严重、资金短缺、法规有待细
化是公认的痛点。在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大
学等学者团队对上海历史人文的追溯性研究
中，也发现了微观尺度下老城厢城市血脉肌
理和社会生活持续深入的研究的匮乏。
如今早已不是大拆大建的时代，老百姓

也厌倦了虚假的“造旧如旧”。老城厢的更新
牵动人心，亦是亟待合力去迎接的挑战。
我们需要怎样的文化审美与价值认知来

迎接存量时代的城市更新？新一轮的更新，
会将长达数百年的城市历史发展时间痕迹消
磨殆尽吗？还有多少时间留给那些“为爱发
电”的老建筑爱好者去搜罗沧海遗珠？这些
被拾起和擦亮的遗珠，又能否及时被管理者、
建设者、使用者小心捡拾，为城市生命的延续
带来智慧和能量？
一切的一切，相信都会在人民对这座城

市的热切期盼中，越变越好。

老城厢的 与新
本报记者 易蓉

城市是有生命的，日复一日，生长、繁衍、更迭。城市生命的长度，远长于
你的、我的或任何人的。在老城厢，上海这座城市生长的脉络因旧城改造而被
层层剥开，数百年积淀的丰富层次切片逐渐清晰呈现。
旧改之后，城市更新陆续启动。老城厢的“老底子”还能留住吗？
在城市更新被写入政府发展报告的当下，老城厢的未来，能否处理好“保

护与发展”的关系，会否造成城市历史文化记忆的断层？这片城市文化根脉深
厚、实体空间体量庞大、牵动市民情怀和记忆的所在，会在新时代的城市更新
中长成什么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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